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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什么是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世界工厂？它与过去的资本 主 义 世 界

体系有何区别，又有何关 联？ 在 互 联 网 和 智 能 手 机 的 时 代，劳 工 真 能 形 成 自

己的网络，抵御资本吗？本文以史鉴今，首先回顾１７世纪“大西洋三 角 贸 易”

的奴隶制世界体系，再讨论当代富 士 康 劳 工 问 题、“２１世 纪 奴 隶 制”及 其 内 在

的新三角贸易结构。四百年 沧 海 桑 田，不 料 在 变 劳 工 为 奴 隶 这 个 问 题 上，无

论是实证材料的细节，还是 世 界 资 本 主 义 体 系 的 宏 观 层 面，依 然 存 在 种 种 勾

连。文章在此基础上勾勒出 网 络 化 抵 抗 与 新 三 角 团 结 关 系，并 强 调：劳 工 研

究需要重新认识过去，让思想在全球 历 史 的 长 河 中 重 新 扎 根。在 关 注 生 产 过

程之外，还须重视消费，特别是虚拟空间里的生产性消费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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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全球最大电子制造企业富士康，近年来得到国内外劳工研究界的

诸多关注（潘毅等，２０１１；Ｐｕｎ　ａｎｄ　Ｃｈａｎ，２０１２；Ｌｉｔｚｉｎｇｅｒ，２０１３）。１本

文试为进一步分析富士康企业个案提供几点思路：（１）针对“数字资本

主义”（席勒，２００１），把富士康置于全球体系进入以数字媒体为基础的

积累阶段这一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考量，即不仅仅看中国还要看世界；
（２）回顾资本主义全球化，包括工业资本主义以前和奴隶制的基因，至

今挥之不去，所以除了分析现实还要联系历史；（３）强调劳工抵抗是世

界体系发展过程之必要组成部分，富士康引发的抗争已呈现网络化趋

势，史上的奴隶抗争和废奴运动，可为分析当下网络劳工抵抗提供一定

的借鉴。

１．另可参见：Ｃｈａｎ，Ｊｅｎｎｙ　ａｎｄ　Ｎｇａｉ　Ｐｕｎ．２０１０．“Ｓｕｉｃｉｄｅ　ａｓ　Ｐｒｏｔｅｓｔ　ｆｏｒ　ｔｈｅ　Ｎｅｗ　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　ｏ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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ｈｔｔｐ：／／ｊａｐａｎｆｏｃｕｓ．ｏｒｇ／－ｊｅｎｎｙ－ｃｈａｎ／３４０８。

首先，三条脉络各有侧重又互相交织，但都可从“ｉ奴”或称“２１世

纪奴隶制”的视角着眼，发展新的分析框架。“ｉ奴”译自英文“ｉＳｌａｖｅ”，
是２０１０年富士康Ｎ连跳之后，国际公益组织为反对电子制造业血汗

工厂造出的新词。该创意来自瑞士绿色和平组织，是当时全球网上流

行的动员词汇，本文则将其发展为具有多层面意涵的分析概念。首先，
奴隶制是比《资本论》所论劳工更原始的剥削形态。根据《２０１２年贝拉

吉奥—哈佛奴隶制法学定义指引》（Ａｌｌａｉｎ，２０１２），它有十大特征可供

辨析，如对人即劳动者的“所有权”、“交易权”、“弃置权”等。下文将运

用近期部分法学研究成果，结合实地调研的发现，说明奴隶制的部分特

征已在富士康和数字资本主义环境下再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运用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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辨析工具，意味着本文讨论的奴隶制不是有或无的二元对立问题，而是

多和少的程度问题，即新型剥削方式可在某方面具备较多的奴隶制特

征，而在其他方面较少或不具备奴隶制特征。只要奴隶制作为批判分

析视角能帮助部分解释社会现实，它就有学术价值。
其次，２１世纪奴隶制的分析单位是世界体系，不再 是 单 一 企 业 或

国家。如沃勒斯坦（１９９８）、法兰克（２０００）和阿里吉（２００９）所论，世界体

系动辄几百年，需要研究者采用长历史（ｌｏｎｇ　ｄｕｒé）的眼光。虽然每个

阶段具体特征不同，但从世界体系视角着眼，我们更强调其相通之处。
发源于１５世纪、定型于１６世纪的奴隶制以大西洋为核心，利用当年的

航海等先进科技，建 立“三 角 贸 易”结 构 连 接 欧 洲、非 洲 及 美 洲“新 世

界”，是沃勒斯坦论述的第一个世界体系。“ｉ奴”则利用新型网络传播

科技，不但连接全球，还开辟出网络空间的“新世界”。该“新世界”就是

席勒（２００１）讨论的“数字资本主义”。在《全球媒介与传播》创刊号上，
席勒（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，２００５）进一步指出，当代资本主义有两个增长极：一是日

新月异的数字科技，二是快速崛起的中国。因此，在当下的中国研究数

字资本主义，对我们了解当今世界体系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再者，“ｉ奴”不但包括电子制造业工人，也包括使用电子产品不能

自拔的“微博 控”和 其 他 形 形 色 色 的“数 码 劳 工”（ｄｉｇｉｔａｌ　ｌａｂｏｒ）（邱 林

川，２００９；Ｆｕｃｈｓ，２０１４）。后 者 是 近 年 来 国 外 劳 工 研 究 的 重 点 领 域，也

称“非物 质 劳 工”（Ｈａｒｄｔ　ａｎｄ　Ｎｅｇｒｉ，２００４）、“知 识 劳 工”（Ｍｏｓｃｏ　ａｎｄ
ＭｃＫｅｒｃｈｅｒ，２００８）或“玩 工”（Ｋüｋｌｉｃｈ，２００５），２最 近 还 被 运 用 到 社 交

媒体，如福克斯（Ｆｕｃｈｓ，２０１２）认为脸书（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）用户在使用网络的

同时也在为企业创造价值。制造业企业如富士康员工只是“ｉ奴”的第

一种类型，当加入“数码劳工”的分析范畴时，两种类型兼备，才能完整

分析２１世纪奴隶制作为世界体系是如何运转的。如此定义“ｉ奴”，中

国国内针对制造业工人的研究也可更好地与国际学界对话。

２．参 见：Ｋüｃｋｌｉｃｈ，Ｊｕｌｉａｎ．２００５．“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　Ｐｌａｙｂｏｕｒ：Ｍｏｄｄｅｒｓ　ａｎｄ　ｔｈｅ　Ｄｉｇｉｔａｌ　Ｇａｍｅｓ
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．”Ｔｈｅ　Ｆｉｂ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ｅ　Ｊｏｕｒｎａｌ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：ｈｔｔｐ：／／ｆｉｖｅ．ｆｉｂ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．ｏｒｇ／ｆｃｊ－０２５－
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－ｐｌａｙｂｏｕｒ－ｍｏｄｄｅｒｓ－ａｎｄ－ｔｈｅ－ｄｉｇｉｔａｌ－ｇａｍｅｓ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／。

另外，反抗是奴隶制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以前如此，今天亦然。虽然

１６世纪时“大西洋三角贸易”已现端倪，但据史料记载，有组织、有规模

的反抗发端于１７世纪初（Ｌｉｎｅｂａｕｇｈ　ａｎｄ　Ｒｅｄｉｋｅｒ，２０００）。所以，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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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述对象是“四百年奴隶史”，不以奴隶制成形而以已有组织抗争为起

点。同样在２１世纪，不但有数码劳工和新型剥削体制，更有网络劳工

抵抗。因此，资本运作逻辑和劳工组织抗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对我们

分析２１世纪奴隶制缺一不可。
此外，“ｉ奴”的“ｉ”来自ｉＰｈｏｎｅ、ｉＰａｄ这些品牌商标，它代表新科技

手段，特别指向苹果公司（Ａｐｐｌｅ　Ｉｎｃ．）。但作为分析性概念，其适用范

围其实包括三星、诺基亚等其他制造业厂家，以及为手机、电脑提供内

容和服务的各类企业。它们都是全球数字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，
但也可能为人类彻底摆脱２１世纪奴隶制创造条件。问题在于：能否将

作为消费个体的“ｉ”变成生产性、群体性、社会性的“ｗｅ”，以及如何产生

“ｗｅ”。这是新阶级形成的问题，也是研究网络劳工抵抗的关键所在。
今天的互联网就像当年的大西洋，它是资本的场域、剥削劳工的场

域，也是社会的场域、抵抗的场域和阶级形成的场域。有奴隶制就有废

奴运动，而后者也同样依靠新型科技，不论它是航海还是网络，都要一起

超越分而治之的身份政治，形成新的具有广泛基础的社会力量，去捍卫

我们共同的人性。捍卫劳工尊严，就是捍卫人的尊严。“ｉ奴”也好，２１世

纪奴隶制也罢，听起来可能有些令人不舒服，但其主旨不过如此。

一、世界体系之比较分析

将富士康和数字资本主义置于２１世纪奴隶制的理论框架中，不是

为了粗线条类比，而有其具体指向。最重要是反对流行的技术决定论

观点，以为科技进 步，有 了 互 联 网 和 智 能 手 机，社 会 就 一 定 跟 着 进 步。
但富士康的情况告诉大家，外表光鲜亮丽、貌似很“先进”的电子产品背

后，原来有严重的劳工问题，四五百年前的基因，到２１世纪初，冷不丁

又冒出来 。
正如齐泽克（Ｚｉｚｅｋ，２００９：６）所 说，“不 少 人 为 了 把 握 当 今 时 代 的

新特性，就去创 造 新 名 词，比 如‘后 现 代 社 会’、‘风 险 社 会’、‘信 息 社

会’、‘后工业社会’等。新词不断出现，造词的人却无法掌握新时代的

真正脉络。唯有对旧时代亘古不变的东西进行分析，我们才能领悟新

时代之新”。究竟是什么 “亘古不变”，是什么一直存在于世界体系中？

答案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对劳工的剥削和异化。用１７世纪的语言来说，
叫做把人变成“人 类 货 物”（ｈｕｍａｎ　ｃａｒｇｏ）；用 富 士 康 工 人 的 话 说 就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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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把女人当男人，把男人当牲口”。讲法虽不同，但本质一样，就是不把

人当人，剥夺劳动者的基本尊严。

１７世纪的奴隶制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制，因为它比以前的奴隶

制有更先进的科技工具和更强大的社会组织形式，即资本主义生产方

式。它从１７世纪初建立，运转到１９世纪中期。马克思（１９５３：９６１）曾

指出：“资本主义来到世间，从头到脚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

西”，其所指最血腥的内容之一正是该奴隶制结构。所以，要理解资本

主义发 展 的 全 球 史，必 须 讨 论１７世 纪 奴 隶 制。如 史 学 家 瑞 迪 克

（Ｒｅｄｉｋｅｒ，２００８：２８１）写 道：“奴 隶 船 是 航 行 在 现 代 意 识 边 缘 的 鬼 船”。
它代表着一个空前的、泯灭人性的世界体系。用今天的眼光看，它仿佛

遥远，但却从未彻底远离。因为那些“血和肮脏的东西”不是什么副产

品，而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。没有１７世纪的奴隶制，就很难有

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，学界对此已有共识（Ｓｏｌｏｗ，１９９１；

Ｅｌｔｉｓ　ａｎｄ　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，２０１１）。
具体而言，１７世纪奴隶制的运行机制就是臭名昭著的“大 西 洋 三

角贸易”（ｔｒａｎｓ－Ａｔｌａｎｔｉｃ　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　ｔｒａｄｅ）。其过程为：先是欧洲人，从当

年较发达的“全 球 北 方”（Ｇｌｏｂａｌ　Ｎｏｒｔｈ）航 海 到 当 年 的“全 球 南 方”
（Ｇｌｏｂａｌ　Ｓｏｕｔｈ），即西非。他们在那里购买奴隶，然后贩卖到美洲，供应

给以甘蔗种植和生产为代表的新兴产业（Ｍｉｎｔｚ，１９８６；Ａｂｂｏｔｔ，２０１０）。
美洲蔗糖涌入，白糖价格下降，成为普通欧洲民众的消费品。在欧洲出

售美洲产品的收入又被用来购买更多的西非奴隶。如此循环，从欧洲

到非洲再到美洲，每转一圈，就有新的人口沦为奴隶，新的劳力变为商

品，用以完成下一轮的资本积累和异化。
这些基本情况与 我 们 今 天 面 对 的 富 士 康 和 信 息 资 本 主 义 有 何 关

系？很多具体情况当然不同，比如，当年奴隶在运送途中要长时间戴枷

锁，在劳动过程中可能随时被鞭打，而且没有工资。富士康工人从外表

看是自由的，他们也有工资；但如果仔细看，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，却至

少有三点值得反思，即工厂、宿舍和防跳网。
当代中国是“工厂 体 制 的 博 物 馆”（Ｓｈｅｎ，２０１０）。殊 不 知“工 厂”

的英文ｆａｃｔｏｒｙ直到１８、１９世纪工业革命才确定今天的意思，即主要的

制造业社会组织。葡萄牙语则早在１７世纪就有Ｆｅｉｔｏｒｉａｓ这个词，但

其所指的“工厂”不在欧洲，而是在西非，是贩卖奴隶的中转站。换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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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，早在工业革命前就有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服务的“工厂”了，虽然它

们不从事制造，而仅是关押黑奴的监狱。它们基本是赤裸裸的军事堡

垒，而非实行富士康那种“半军事管理”（潘毅、卢晖临等，２０１１）。它们

分布在西非各大河流的入海口附近，当年的奴隶主要从内陆抓来，少时

几个、多时几十个，沿河道押送到“工厂”集中关押，然后成批卖给欧洲

奴隶贩子，一次交易每艘船可运几百人去美洲（Ｒｅｄｉｋｅｒ，２００８）。这令

人想到富士康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相对位置：它在深圳的工厂不也

是小批量劳工从内陆集中到沿海口岸，其劳动力（ｌａｂｏｒ　ｐｏｗｅｒ）再从这

里进入世界体系的中转站吗？

西非“监狱工厂”里生活条件恶劣、人口密度高，且西非地处热带，

许多人被关在不通风的房里，臭气熏天，但这样的环境还不是最差。奴

隶们在渡过大西洋时被关在船主甲板下方的“下仓”（ｌｏｗｅｒ　ｄｅｃｋ），那

里居住密度更高，人被锁链锁住，地上尽是污物，有时还有尸体，只有头

顶上通往甲板的门缝有点通风空隙（Ｒｅｄｉｋｅｒ，２００８）。这与２００６年富

士康的宿舍条件也有相似之处，当时记者在龙华富士康宿舍，就见到三

层高的上中下铺，大 如 仓 库 的 一 间 宿 舍 可 住７００多 人。没 空 调，通 风

差，到夏天“脚臭味汗臭味简直呛人”。３富士康只在天花板上装有几部

小风扇，风只能吹到上铺，无法吹到下面。深圳气候湿热，加上工人们

从事体力劳动，恶劣的居住条件和４００年前的“监狱工厂”恐怕相差无几。

３．参见：张娟、李强，２００６－０６－１７，“富士康员工：最低一月３４０元，７００多人住一个屋”，网易

科技网：ｈｔｔｐ：／／ｔｅｃｈ．１６３．ｃｏｍ／０６／０６１７／０４／２ＪＰＳＬＥＢＥ０００９１５ＢＤ．ｈｔｍｌ。

当然，富士康工人绝大部分看起来好像没有丧失人身自由，而４００
年前的成年男性黑奴在被贩运过程中是要戴手铐脚镣的。富士康工人

不戴手铐脚镣，但却有一个类似的东西对他们实施人身控制，那就是

“防跳网”。２０１０年富士康Ｎ连跳之后，资方为防止工人自杀，在很短

时间里架设了百万平方米的防跳网，不管宿舍楼顶还是厂房四周，都被

围了起来。如此“天罗地网”在中国和全球制造业历史上，都是空前的。

因为工业革命以降，劳动者的人身自由一般被视为现代劳工组织中理

所应当的东西。工厂再有问题，工人都可选择自由离开，不必自杀，更

不必一个接一个走上绝路。因此，“防跳网”在现代企业条件下非常罕

见，它上次的出现还要追溯到１７世纪，那时的奴隶船上就常安装有“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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跳网”，以防止奴隶跳船自杀（Ｒｅｄｉｋｅｒ，２００８）。
有人会问，奴隶 被 锁 住 并 被 关 在 货 仓 里，他 们 怎 么 可 能 跳 船？原

来，为保证利润，奴隶船主需要降低死亡率，保证奴隶比较健康，到了美

洲才可卖出好价钱。所以，只要天气不太差，奴隶们会被定期赶到甲板

上，被迫“跳舞”，让他们活动身体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这就给了奴隶

跳船的机会，虽然他们大多来自内陆不会游泳，船边还可能有鲨鱼出

没，跳下海就等于自杀。然而，丧失尊严、失去自由、生活在极端恐惧中

的日子实在难熬，喂鲨鱼也在所不惜。一有机会，就有奴隶试图跳船。
绝望的抵抗如此普遍，以致影响到整个奴隶贸易的利润。于是，船长命

令白人水手制造“防跳网”，把整艘船全罩起来，令奴隶无法跳船，从而

保护他们的“资产”，即 黑 奴 的 生 命（Ｒｅｄｉｋｅｒ，２００８）。可 见，“防 跳 网”
并非“劳工保护”措施，而是“资产保护”措施。自从１９世纪废奴运动成

功以来，它在人 类 历 史 上 基 本 销 声 匿 迹。想 不 到，在 科 技 高 度 发 达 的

２０１０年，“防跳 网”却 再 度 出 现。只 不 过 这 时 奴 隶 船 变 成 了 富 士 康 工

厂，数字资本主义“返祖”了。
上述三点只是１７世纪奴隶制和富士康劳工问题间的局部性关联，

下文将从更整体的角度考察“ｉ奴”背后的整体结构，探究４００年前后的

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有什么相似、相通乃至相同之处。
奴隶制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生产力不足的问题 。但资本主义与以

往生产方式有一点重要不同，即它能更有效率地生产，但往往又面对有

效消费不足的问题，于是乎出现了生产过剩，实质是产品无法卖完，令

资本无法实现利润 最 大 化。不 论 是１７世 纪 奴 隶 制，还 是 今 天 的 数 字

资本主义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之一，都是让人们消费一种令人上瘾的

新东西。消费者上了瘾，他们就必须持续消费，该逻辑亘古不变。这些

消费品看起来“纯洁”甚至令人心旷神怡，但背后却隐藏着资本主义制

度的贪婪和野蛮。

１７世纪的这些令人上瘾之物中，最典型 是 蔗 糖。它 原 本 昂 贵，被

称为美洲土地上种出来的“白银”，因其颜色是白的（Ｍｉｎｔｚ，１９８６）。大

量非洲奴隶从事甘蔗种植和蔗糖加工产业，导致生产力大增，蔗糖于是

降价，从贵族商品变成普通工薪阶层的日常食物。世界各国，不产甘蔗

的欧洲反倒消费最多，比如英国在１９世纪末人均年消费蔗糖量居然达

到１００磅，也就是平均每人每３天吃掉近一斤白糖（Ａｂｂｏｔｔ，２０１０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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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语中有ｓｗｅｅｔ　ｔｏｏｔｈ的说法，意思是吃甜食上 瘾，不 吃 糖 就 像 小

孩长牙齿那么不 舒 服。科 学 实 验 证 明，吃 糖 上 瘾 和 吸 毒、抽 烟 上 瘾 一

样，原理都是刺激人脑分泌多巴胺（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），从而产生长期依赖。来

自美洲的新型农产品除了白糖还有烟草和兰姆酒（也是制糖的副产品），
烟酒令人上瘾众所周知。再就是咖啡和巧克力，它们也是先在拉美由奴

工大量种植，再运到北美和欧洲出售，结果是改变了西方社会生活方式。
但无论咖啡还是巧克力的大众化，都少不了糖（Ｍｉｎｔｚ，１９８６）。加糖不但

口感更好，且咖啡因是更厉害的中枢神经兴奋剂，上瘾效果更强。
为何讲这些令人上瘾的东西？一方面它们都是原始资本主义用来

制造稳定需求的手段。它看起来好像令人感觉良好，但对消费者而言，
上瘾的实质是剥夺自由人的选择权，使他们无法选择不去消费那些“过
瘾”的新商品。另外，正如糖吃多了人发胖，打电玩“上瘾”也会失去对

现实的关注，都 让 人 一 无 体 力 二 无 精 力 去 抗 争、去 改 变。从 这 个 角 度

说，貌似自由的“瘾性消费”和越洋黑奴贸易相比似乎更文明，其实异曲

同工，都是把自由人变成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“单向度人”。欧洲

消费者也同样丧失其部分人性，成为在宽泛意义上的另类奴隶。没有

这些欧洲的另类奴隶在欲望驱使下进行消费，美洲就无需大量黑奴从

事生产，大西洋三角贸易就不会膨胀。消费和生产缺一不可，它们以大

幅度跨越空间的方式进行结合，成为完整的１７世纪奴隶制世界体系。
这是我们在分析２１世纪奴隶制时要特别注意的另一个维度。

那么，现在有什么新商品让消费者上瘾？答案恐怕不仅是手机、电
脑这些硬件，更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。“网络成瘾”是多年前的提法，那
时主要讲的是青少年去网吧打游戏，还没达到“大众化”的程度，也没

改变主流人群生活方式。然而，现在看“果粉”以及追逐富士康其他代

工产品的消费者，从小孩玩“愤怒的小鸟”到大人刷微博，已不再是“网

络成瘾”那样的小众行为，而是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。这与１７世

纪奴隶制带来的改变又有相通之处 。
用长历史的全球框架看今天，可看到生产和消费、两种不同类型的

“ｉ奴”之间存在互为依存的关系。之所以用“奴”字，不仅是比喻，也借

鉴法学研究最新学术成果“２０１２年贝拉吉奥—哈佛指引”（Ａｌｌａｉｎ，２０１２）。
该指引以１９２６年国际奴隶制大会（Ｓｌａｖｅｒｙ　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）的１２条协议为基

础，各国专家共同制定出辨析奴隶制的具体指引。将其运用到数字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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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的分析中去，如富士康学生工这类较严重的用工问题（Ｓｕ，２０１０；潘毅、
卢晖临等，２０１１）有多方面基本满足指引规定，其他方面也多有牵连。

第一，奴隶制的根基是“所有权”（ｒｉｇｈｔ　ｏｆ　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），即某些人可

以“拥有”其他人，后者因被人“所有”而丧失个人自由，从而遭受剥削。
所有权的建立往往依赖暴力、欺骗、威胁等强制性手段，它可使非洲人

不得已背井离乡，去美洲当苦力；可使消费者在人造的瘾欲驱使下，不

断吃甜品，或是 成 为“微 博 控”。后 者 不 是 整 个 人 被 人 拥 有，但 你 的 味

蕾、你的神经、你的时间、你生命的一部分被别人“所有”了，尽管具体控

制形式不同。
第二，在奴隶制控制下，人变成“物件”。在所有权基础上，派生出

使用权和转让权。以前奴隶船上运载的叫“人类货物”，现在的新媒体

用户不面对暴力镇压，但也日益物化成商人买卖的虚拟货品，是所谓

“大数据”经济模式达致盈利的重要手段（Ｆｕｃｈｓ，２０１０）。富 士 康 工 人

说自己变成了“机器”、“牲口”也是这个意思，人的尊严得不到尊重。如

学生工不去富士康“实习”就不能毕业，其实，这是学校把自以为拥有的

“物件”使用权有偿转让给企业，企业和学校都没把学生当作有尊严的人。

４．参见：沈婷婷．２０１３．“受工伤，富士康却说：不是我的人”．《羊城晚报》Ａ１８Ｇ（１２月１９日）。

第三是弃置权，也就是当“物件”被使用完毕，拥有者可不尽任何义

务将其丢弃。４００年前，运送途中死去的奴隶，还有尚未病死就被扔下

海，这便是弃置。这 令 人 联 想 到 笔 者 近 年 调 研 的 重 点———工 伤 工 人。
其中一个个案是受严重工伤的张廷振，他在深圳富士康工作期间受伤，
但索赔时对方却不认账。《羊城晚报》报道此案时配了张图，上面画着

富士康管理人员神情不屑地对工伤者说：“抱歉，你跟俺没有事实劳动

关系”。４这形象 地 说 明，厂 方 把 工 伤 员 工 看 成 用 后 即 弃 的 物 件。该 个

案拖了两年多还在二审，期待法院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，严惩富士康违

反《劳动法》的态度和行为。不幸的是，如此“弃置”工伤工人，又何止富

士康一家？

因此，我们要关注富士康的劳工问题，就要做更多实地调研，同时

也要跳出单一企业，去看整个世界体系。受奴隶制相关研究的启发，笔
者认为，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，才能更完整地描述和解释数字资

本主义如何运作，它和４００年前的原始积累有何相通之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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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１：２１世纪奴隶制及其三角贸易关系

　　图１展示了２１世纪奴隶制及其三角贸易关系。虽然它并非横跨

大西洋、连接欧非美洲的三角结构，但它却通过横跨现实空间和网络虚

拟空间建立起来。这里掌握最多资本的是以“苹果”为代表的跨国品牌

公司，它们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，是控制科技制高点的“全球北方”。
它们在“全球南方”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厂，获得劳力完成电子产品硬件

生产。富士康在此结构中就像当年西非抓奴隶的军阀，至多是 “监狱工

厂”；它是干脏活的，多努力也只能分得一杯羹，还要背负坏名声。

５．参 见：Ｊｕｌｉａｎ　Ｋüｃｋｌｉｃｈ．２００５．“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　Ｐｌａｙｂｏｕｒ：Ｍｏｄｄｅｒｓ　ａｎｄ　ｔｈｅ　Ｄｉｇｉｔａｌ　Ｇａｍｅｓ
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．”Ｔｈｅ　Ｆｉｂ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ｅ　Ｊｏｕｒｎａｌ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：ｈｔｔｐ：／／ｆｉｖｅ．ｆｉｂ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．ｏｒｇ／ｆｃｊ－０２５－
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－ｐｌａｙｂｏｕｒ－ｍｏｄｄｅｒｓ－ａｎｄ－ｔｈｅ－ｄｉｇｉｔａｌ－ｇａｍｅｓ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／。

但和４００年前不同，富士康不出口奴隶，它出口到“新世界”———互

联网虚拟世界———的是手机、电脑及周边产品。这些产品从华南运到

世界各 地，让 大 家 用 来 上 网、打 游 戏、刷 微 博；这 些 人 也 叫“玩 工”
（ｐｌａｙｂｏｕｒ），因为他们一边玩一边给大公司打工，而且常常免费打工。５

“玩工”所做的就是让电脑、手机这些来自“旧世界”的生产工具和“新世

界”的生产元素进行结合。１７世纪“新世界”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奴隶的

劳力和美洲土地，而２１世纪最重要的则是电子产品和玩工的时间。两

种要素按资本逻辑结合，不但给“苹果”带来卖手机和相关产品的利润，
更生 产 出２１世 纪 令 人 上 瘾 的“白 糖”，即“用 户 生 成 内 容”（ｕｓｅｒ－

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　ｃｏｎｔｅｎｔ，简称ＵＧＣ）。
用户生成内容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增长点，它包括用户有意识上

载的图片、视频、日志和网络搜索关键词等资料，也包括网民的浏览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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惯、社交网络及其他信息，特别是个人消费信息，包括信用卡号，也有生

物体信息（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），如 身 体 移 动 让 手 机 里 的 ＧＰＳ产 生 信 息。后 者

包含大量资料，是“果粉”们无意识地为“苹果”或其他科技企业创造出

来的，其数量庞大，是“大数据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什么用户生成内容

是２１世纪的“白糖”？因为它比直接从用户身上获得利润更值钱；因为

它使科技企业可更精准地进行研发，更有效地预测和引导市场消费；因
为它也已让“全球北 方”的 企 业“上 瘾”，让 它 们 感 觉 良 好 并 欲 罢 不 能。
用户生成内容因此已成为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，同

时也是关键的消费要素。
新一轮资本积累再从“苹果”开始，新的研发方案再由北到南，在富

士康实现硬件生产，其产出又进入网络“新世界”和“玩工”结合。周而

复始的结果是：“苹果”成为史上最值钱的公司，而富士康的劳工问题则

“返祖”到了奴隶制。
图１里的“ｉ奴”其实包括两种劳工形态，它们同时存在、互为条件，

对资本积 累 缺 一 不 可。一 是 富 士 康 工 人，可 称 为“从 事 制 造 的 劳 工”
（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　ｌａｂｏｕｒ），他们中大多数是新生代农民工，工资低、劳动

条件差，在官僚体系和工厂体制的控制下生产硬件；二是“玩工”，代表

着“被制造的劳 工”（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　ｌａｂｏｕｒ），因 为 他 们 多 受 商 业 广 告 和

网络营销影响，特别是利用用户生成内容设计出来的推销手段，不断按

资本逻辑制造流行生活方式，再用各种媒体发放出来。第二种ｉ奴以

城市中产为主，其主要特征是在消费第一种ｉ奴生产产品的同时，自己

也生产出新的“白糖”，即用户生成内容。
两类ｉ奴虽有诸多不同，但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，却都在为资本

积累贡献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。富士康工人是一小时一小时累计

起来的长时间加班，“玩工”则是以分钟乃至秒计算，集腋成裘地完成。
后者人数更庞大，是“灵活资本主义”更极端的体现形式，但它同样是以

时间为单位达 致 资 本 积 累 的 手 段（邱 林 川，２００９）。无 论 是 工 人 或“玩

工”，其身体都受到控制：可能是在生产线上长时间站立，下班后精疲力

竭；可能是整天刷微博刷到手指抽筋，整天上网以致腰椎劳损，因为就

算“非物质劳工”也需要控制身体，让手指或其他人体器官按设计好的

方式反复运动，就像当年奴隶们拿着镰刀砍甘蔗一样。
最后，两类ｉ奴都往往付出同样代价，就是其社会性被减弱，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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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原子化”个体。富士康的“原子化”宿舍体制就是一例，它让不同生产

线、来自不同地方、不同班次的工人住一起，令同宿舍工人形同陌路，因
为这样方便管理，但却无视人的社会性（潘毅、卢晖临等，２０１１）。说到

底，还是不把人当人，是在返祖奴隶制。类似情况也出现在“玩工”身

上，因为整天“宅”在网上，缺乏面对面社交。同时，网上社会关系因应

资本逻辑被 重 组，社 交 媒 体 的 首 要 功 能 变 成 是 赚 钱 而 不 是 社 交（ｖａｎ
Ｄｉｊｃｋ，２０１３；Ｆｕｃｈｓ，２０１２，２０１４），结果是“玩工”也日趋“原子化”。

二、废奴运动与网络化抵抗

然而，网络传播手段是否只能为资本服务？难道它不能在更广意

义上也服务于社会进步？网络，不仅指电子科技的互联网和手机网，也
包括面对面社交网络和手写、口传、印刷、广电等传统传播方式基础上

建立的社会联合体。正如当年黑人在奴隶船上集体吟唱，到美洲后演

变出的 “灵魂乐”（ｓｏｕｌ　ｍｕｓｉｃ）亦是传统社会网络形态。如此的网络抵

抗也可能采用新科技或新资源，创造新意义，建立新体系，这也可借鉴

４００年前发生的奴隶制。
有压迫就有反抗。１７世纪奴隶制也一样。《九头神怪》（Ｍａｎｙ－Ｈｅａｄｅｄ

Ｈｙｄｒａ）是这方面的史学力作（Ｌｉｎｅｂａｕｇｈ　ａｎｄ　Ｒｅｄｉｋｅｒ，２０００）。作者莱

茵包赫和瑞迪克都受Ｅ．Ｐ．汤普森的影响，并发扬其传统，把马克思主

义阶级分析推回到更早的欧洲史、大西洋史和世界史的广阔天地里。
该书因此被一些欧洲劳工研究者奉为“圣经”。所谓“九头神怪”是古代

神话中的妖怪，据说大力神赫丘利斯砍掉它一个头，就有九个头再长出

来。大力神在１７、１８世纪资本扩张期代表了西方强权，九头神则代表

了不同民族、不同肤色、不同性别和不同宗教的被奴役人民，在各地此

起彼伏反对奴役，所以，该书副标题为“水手、奴隶、平民及被隐藏的革

命的大西洋”实在是很贴切。
这些反抗者因鲜有识字，传播手段有限，而被统治阶级污名化，如

“土匪”、“巫婆”、“强盗”、“怪物”，实 为 方 便 镇 压 而 进 行 的“他 者 化”处

理。多亏两位史学家眼光独到，把大西洋两岸的抗争经历统合起来，从
爱尔兰失地农民 到 西 非 女 奴，再 到 种 植 园 和 工 厂 的 抗 争。从１７世 纪

起，网络化抗争就在各地展开，且被压迫人民早在跨越肤色、语言、文化

和地域的藩篱，建立属于自己的全球抵抗共同体。这是人性的表现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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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我们观察当代应牢记的全球史传统。
换言之，资本全球化也带来“抵抗的全球化”（刘健芝，２００９），从中

产生无数抗 争 网 络。最 好 的 例 子 还 是 奴 隶 船（Ｒｅｄｉｋｅｒ，２００８）。奴 隶

船不光运奴隶，亦是废奴运动的载体。当时投身废奴的社会精英，包括

牛津毕业生，曾潜伏到船上冒着生命危险以获得有说服力的调研材料。
两三百年前，废奴运动家也利用新媒体进行动员。当时，现代报章杂志

刚出现，他们写文章画插图，有效展现奴隶遭受的非人待遇，再在各地

印刷发行。延此传统，废奴运动甚至变成流行文学，如《汤姆叔叔的小

屋》这本废奴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也是１９世纪全美仅次于《圣经》的畅销

书，显示出抵抗运动在２００多年文化积淀基础上与主流价值体系发生

互动，产生了强大效果。
经济 史 学 家 李 森（Ｌｅｅｓｏｎ，２００９）的《海 盗 经 济 学》（Ｔｈｅ　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

Ｈｏｏｋ）记录了抵抗的另一维度。“海 盗”是 当 年 重 要 的 抵 抗 力 量，因 他

们会航海、会用武器且有组织，所以对体制威胁巨大。李森通过分析史

料，展现出的海盗形象不光是海上罗宾汉劫富济贫那么简单，他描绘且

解释了为何当时海盗船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，包括工伤养老等，都明

显优于同期的普通商船甚至海军。他们一边抵抗一边发展出有现代意

义的分权管理体制，其时间比大陆会议确立美国分权制更早几十年。
不少海盗船实行一人一票民主选举，且黑人和白人享有平等投票权，这
点在美国一些地方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还没实现，比“海盗”落后了二三百年。

原来，被压迫者的网络化抵抗经历，不但可成为文学灵感，更能推

动民主制度的建立。其社会基础是被压迫者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之间

顽强的自组织生命力，好像九头神怪，即便个别地方失败，抵抗网络依

然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

２０１０年富士康悲剧导致全国，包括港台地 区，乃 至 国 际 社 会 均 发

生新一波的网络化抵抗。网民在论坛和博客里表达义愤，也有各种文

艺作品，如交响乐、纪录片，更重要的是工人诗歌、曲目、戏剧等的出现，
特别值得强调的是“两岸三地富士康调研组”的建立。当时，中国（包括

港台地区）２０所高校的６０多名师生走到一起，这是很久未发生过的跨

域联合———该调研组写文章、发报告、出书、拍视频，引起华人社会乃至

全球很大 反 响。它 不 是 偶 然 成 功，其 中 有 参 与 者 的 全 情 投 入，且 自

２０１０年起，每年隔段时间就有新行动。调研对象可能针对不同城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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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士康，可能针对不同个案，并挑选不同的策略性主题，比如《富士康工

会调研报告》，６它直接 影 响 富 士 康 和“苹 果”的 国 际 形 象，同 时 不 断 促

进企业、政府和工会改善工人劳动状况。

６．参见：“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”项目组（２０１３），《富士康工会调研报告》。

７．参见：自然之友、公众环境研究中心、达尔文环境研究所，２０１１，《ＩＴ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

告（第四期）：“苹果”特刊》。

除两岸劳工团体网络化，环保团体也加入进来。如２０１１年曝光苏

州联建在供货过程中违规使用正乙烷擦洗ｉＰｈｏｎｅ造成大量职业病的

事件，就是自然之友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３６家环保组织的成果，其

报告７成功引起各方关注。环保运动以前较少和劳工组织合作，但它

们有一般劳工研究者不具备的科学调研能力和国际联系，所以大幅度

扩展了网络化抵抗的范围，有效增强了对富士康、特别是对“苹果”的压力。
环保组织和 劳 工 组 织 相 互 支 持 的 关 系，在 国 际 层 面 也 有 表 现 。

ｉＳｌａｖｅ这个词就来自瑞士绿色和平，他们创制出一幅非常有冲击力的

图像：上面借用“苹果”经典广告，黑色人影、白色耳机，线条流畅，但白

色耳机线却勒在工人脖子上，成了致命凶器。该创意在网上流传演变

出不同国家、不同语言的几十种版本，其主题基本包括：（１）影射“苹果”
公司，把仿佛潇洒的消费者形象和麻木生产、近乎死亡的流水线工人形

象重叠起来，达致批判效果；（２）将白色的“苹果”耳机线变形成手铐、脚
镣、拴在脖子上的 镣 铐，把 消 费 者 捆 绑 起 来，恰 似 当 年 被 捆 绑 的 奴 隶；
（３）也有电子产品 抡 鞭 驱 赶 消 费 者 的 场 面，均 为 史 上 奴 隶 制 的 典 型 画

面。进行这些图形创意的有劳工组织和环保团体，也有全球普通网民。
他们因富士康悲剧而被动员起来，再用自己擅长的图像处理手法去动

员别人，成为网络化抗争的新节点。
公益组织间的联合、网民跨域连接都很重要，更重要的是工人自己

的团结和行动。２０１１年 起，越 来 越 多 富 士 康 的 普 通 工 人 开 始 生 产 自

己的“用户生成内容”，且常用多媒体，如手机照片、视频分享。在网络

论坛、博客和微博里均有不少工人记录拍摄自己的工作生活。第一种

常见类型是富士康保安打人，往往是欺负少数工人，同时大批工人围

观，有人从中偷拍再发上网；第二种常见内容是厂里发生大规模暴力事

件，如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４日太原工人与保安发生集体冲突，当时网上就有

很多工人拍的视频；第三类是工人采取积极行动，如武汉富士康上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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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威胁一起跳楼时，就有工人在天台上拍摄，然后上传。这些视频通

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，引发工人群体内部讨论。虽然以前也有少数工

人写博客、发照片，但其影响和 ＱＱ类似，一般只限于熟人网络 内 部。
因此，工人分享自己拍摄的多媒体内容，引发各地工友和全社会关注，
这就促成了新的社会网络。它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ＵＧＣ，而是 ＷＧＣ：
“工人生成内容”（ｗｏｒｋｅｒ－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　ｃｏｎｔｅｎｔ）。因为制造信息的主体发

生了变化，是有了集体劳工意识的“工人”，不再是被资本定义的消费者

“用户”。
所以，到底什么 是 网 络 化 抵 抗？面 对 富 士 康 的 劳 工 问 题 和 以“苹

果”为龙头企业的数字资本主义，究竟应该怎么办？除了脚踏实地深入

调研，笔者认为还需想象一个新的世界体系，该想法是在参照１７世纪

和２１世纪三角贸易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。图２展现的新三角团结

关系只是非常初步的社会学想象，其基本观点是：各种抵抗因素都可继

续纵深发展，并进一步连接起来，可能可以形成更大的网络化抵抗体

系。此图不过是实现更大体系的诸多可能性之一，它可帮我们先在认

识上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，然后在实际的研究中采取措施，更有效地

进行网络化抵抗，防止人类返祖到４００年前。

图２：网络化抵抗与新三角团结关系：重新想象我们的世界体系

　　图中占领技术和资本制高点的，不再是少数企业，而是“网络劳工”
（ｎｅｔｗｏｒｋ　ｌａｂｏｒ）这一新兴社会力量（邱林川，２０１３）。网络劳工是在新

媒体网络社会条件下，阶级形成比较成熟的劳工组织形态。它所拥有

的不再限于经济资本及为其服务的社会资本，而是拓展到更深的文化

层面。该文化是劳工———包括产业工人和非物质劳工———共同创造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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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新工人网络文化，其中包含大量社会创新。
这些创新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社会网络，聚集到社会生产部门，具体

到图２上，就是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（ｗｏｒｋｉｎｇ－ｃｌａｓｓ　ＩＣＴｓ）和信息中层

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　ｈａｖｅ－ｌｅｓｓ）（邱林川，２０１３）。两个概念紧密相连，前者指相

对低 廉 的 电 子 产 品 及 其 支 持 的 相 关 内 容 和 服 务，比 如 山 寨 手 机、ＱＱ
等；后者指使用这些信息工具的人群，包括打工者、离退休人员、贫困学

生、受到流动影响的留守人士和少数民族等。该群体内在差异大，就像

当年“九头神怪”———他们砍不死、杀不掉，不断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、
想象力乃至生命投入抗争实践中。不同的是，他们的实践更容易借助

新型网络技术转换成工人生成内容（ＷＧＣ），从而更容易聚合起来。
这不再是大公司定义的用户生成内容（ＵＧＣ），而是有其阶级属性

的草 根 社 会 文 化。它 从 不 同 源 头 汇 聚 到“工 人 阶 级 的 公 共 领 域”
（ｗｏｒｋｉｎｇ－ｃｌａｓｓ　ｐｕｂｌｉｃ　ｓｐｈｅｒｅｓ），在这里碰撞，与来自不同职业、地区、性
别和种族的工人的生成内容一起，磨合成新的社会公共性基础。１７、１８
世纪，这种汇聚往往规模有限，虽有大规模起义，在史料中却要花很大

精力才能发掘出来。如今则相对容易很多，因为多数劳工可不依赖少

数教育精英进行表达，针对自己感兴趣的议题，参与公众讨论。网络于

是成为不同意见自下而上汇聚起来的通道，在此基础上生成“数字网络

行动”（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　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　ａｃｔｉｏｎ，或称ＤＮＡ），即不仅有意见和讨论，
还有网上和网下的集体行动，共同促进社会进步。之后，则再强化和扩

展网络劳工，进入下一轮新世界体系的三角循环，去和２１世纪奴隶制

竞争，促进人类走出４００年前奴隶制阴影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，永别

“ｉ奴”。

三、结语

本文从１７世纪奴隶制这一新的分析视角看富士康劳工问题和数

字资本主义，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发。
首先，科技发展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，有时候还会退步。劳工研

究需重新认识过去，让思想在历史长河中“重新扎根”（ｒｅ－ｒｏｏｔ）（Ｚｈａｏ，

２０１０：５７３），否则可能很难意识到，４００年过去了，奴隶制和三 角 贸 易

的基因原来依然潜伏在今天的世界体系里。从表面看，随着１９世纪废

奴运动成功，工业资本主义、数字资本主义取代原始资本主义，工人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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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不再是奴隶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。究其实质，导致劳动条件恶化，甚

至还有人身依附关系和极端非人对待的社会条件，都不会随人类进入

２１世纪就自动消失。无论“防跳网”还是令人“上瘾”的商品，特别是三

角贸易体系在全球北方、全球南方和“新世界”增长点之间建立起世界

范围的资本积累体系，这些都是过去４００年间“亘古不变”的东西，它不

会因科技发展而改变。
其次，以史为鉴，可在更大范围内展开批判分析，从而在世界体系

范畴内系统地进行普遍联系，也为开展行动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。
过去较多聚焦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内部，对“苹果”资本运转体系里的劳

工议题，如零售、编程、广告，却知之甚少。假如也有研究者去“苹果”专
卖店或是为“苹果”服务的广告公司里做田野，或许能与富士康的数据

进行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分析。
另外，劳工研究一向关注生产过程，但三角贸易框架还要求必须重

视消费。“玩工”表面看是玩家在打游戏、在消费，其实也是数码新世界

里的生产性行为。这方面可与西方 “数码劳工”研究进行对话，同时必

须开展自己的实证研究，不能随便照搬。虚拟空间是今天的“新世界”，
超大型企业是“奴隶船”，不光是电子制造，还有服务、内容提供等相关

产业，都应有研究者进入“深海”、“深度互联网”，去那里了解新的问题，
发现新的抵抗。

再者，在当今这样一个时空大为拓展了的世界体系框架里，可以更

大胆地重新想象社会。受“九头神怪”等历史记录的启发，我们讨论了

如何在观察各种网络化抗争实践的基础上，至少先在概念层面建构出

一套新的世界体系。它还远不够成熟，但与过去只在单一企业和单一

国家内部寻求解决方案不同，其分析单位更大，是用世界体系对世界体

系。延此方向进行探索，应对促进未来研究有重要价值。
最后，借鉴历史研 究 还 可 得 到 另 一 个 重 要 启 示，即 当 年 的 废 奴 运

动，从１７世纪延续到１９世纪，用了２００多年，我们有生之年可能看不

到彻底告别２１世纪奴隶制的那一天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只有尽早开始

如此想象，才能更早对它进行摸索改进并付诸实践，从而更充分地积累

经验教训，让人类社会早日进入一个更公正的、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

的新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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